馬總統接受「華盛頓郵報」（The Washington Post）專訪
 日期:2013-10-25
转载自：http://www.mac.gov.tw/ct.asp?xItem=106626&ctNode=5628&mp=1
 

馬英九總統10月24日接受美國「華盛頓郵報」（The Washington Post）專訪，針對兩岸關係、臺美關係、美國對臺軍售及執政政績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。 

專訪內容如下： 

問：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本月稍早曾提及，兩岸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，不能一代傳一代，您的看法如何？ 

總統：在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」（APEC）中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確實說過，兩岸的分歧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，他的意思可能是希望能夠儘快討論這些政治分歧問題。實際上，從我上任後改善兩岸關係以來，雙方觸及的議題中，有的是政治問題，有的是經濟問題，有的是其它問題。以政治問題而言，可以分成高階與低階，高階的問題好比有關「一個中國」的問題，這點我們在1992年時就已經達成共識，即「一個中國、各自表述」，我們稱為「一中各表」。至於低階問題，在過去五年中，兩岸簽了19項協議，其中有一些也是政治敏感性很高的協議，譬如說2009年所簽訂的《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》，該協議涉及雙方的公權力及管轄權，當然具有相當高的政治敏感性，而且到現在為止4年來，運作得非常好。也就是說，協議性質有政治敏感性，但是協議本身是中性的，雙方根據這項協議共逮捕了五千多名罪犯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 
我們正在與大陸洽談的兩岸兩會互設機構的協議也一樣，兩岸互設機構的議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，但是機構本身倒是中性的。因此我們並沒有刻意不去碰政治問題，我們的原則是「先急後緩、先易後難、先經後政」，我們並不是只談經濟問題，不碰政治問題，當時機成熟了，有迫切性了，我們也可以提前討論。不過到目前為止，我們覺得應該先解決像兩岸互設機構這樣的問題，因為這可以為我們在大陸旅行、經商及讀書的民眾，提供更多的服務與協助，我們並沒有迴避這些問題。
 
問：兩岸有可能在您的世代（your generation）進行政治對話嗎？ 

總統：關於大陸方面希望與我們討論和平協議的問題，臺灣民眾會有一點擔心，擔心會不會變成討論統一的問題，所以兩年前我們提出來的時候就說，最好是經過一次公民投票，確定大家支持這樣做，才比較容易展開相關討論。當然，大陸過去也提過希望與我方討論軍事互信機制（mutual military confidence-building measures）的議題，這同樣具有敏感性，目前在臺灣內部還沒有取得共識，但是由於兩岸關係不斷地發展，也許到了某些時候，這項議題不再那麼敏感且民眾有共識時，並不是絕對不能討論。
 
同時，我也要說明，我們的兩岸政策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，維持兩岸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現狀，並且在「九二共識、一中各表」的基礎上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。事實上，從過去二十多年來，（陸委會）針對該議題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，將近80％、有時候甚至超過80％的民眾都支持維持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現狀，我們認為這其實很接近臺灣的主流民意。
 
問：您提到政治談判需要有足夠的民意支持，您認為兩岸領導人是否有機會會面？在哪些場合？又須具備哪些條件？ 

總統：這個問題最近常常被討論，我們的基本態度是，如果兩岸領導人要會面，一定是在我方國家有需要、人民能支持，同時是在一種對等尊嚴的狀態下才有可能。 

問：若兩岸領導人會面，您想傳達的訊息是？ 

總統：事實上，現在兩岸之間有許多固定的管道可以溝通這些想法，包括陸委會、海基會以及各部會都有這個機會，這與過去很不一樣。我們透過上述這些管道，可以讓中國大陸方面瞭解，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很具體的計畫在推動，包括在經濟方面要通過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及《兩岸貨品貿易協議》。另方面就是儘快完成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協商，然後我們會通盤檢討《兩岸關係條例》，把有關兩岸關係的法規做更大幅度的放寬，以配合最新情勢的發展。這些工作其實都是兩岸關係的基礎工程，其重要性也非常高，有了這個之後再往前走會比較順利。
 
上述的聯絡管道是官方的，民間的管道更多，經常有各式各樣的討論與論壇就這些議題交換意見，所以兩岸之間，在意見交流方面應該是相當充分的。 

問：貴國政府會想傳達哪些重要的訊息？ 

總統：經常有這樣的機會。例如在今年4月底，我們舉行「辜汪會談20周年」紀念會，汪道涵先生的兒子也來到臺灣。在會上我很清楚地說明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，我們無論在國內或國外，都不會推動「兩個中國」、「一中一臺」或「臺灣獨立」，這也是憲法所不容許的。同樣地，在今年7月，我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任成功，習近平先生以總書記的身分發函道賀，我也以黨主席的身分回函感謝。我一再強調，我們在過去5年中，實踐了「九二共識」的內涵。像這些場合，我都會重申我們對於兩岸關係的基本看法，一方面表示我們不變的態度，另方面也讓對方充分瞭解我們推動這些工作的基本原則，這些都經常在進行。像這個周末，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要到中國大陸參加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」，出發前他與我交換意見，我也告訴他剛剛提到的許多想法。
 
問：與對岸關係強化後，是否會傷害臺灣主權？ 

總統：您剛描述說，我們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會影響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，這是很大的誤會，因為實際的情況剛好相反。在我上任前，臺灣在國際社會受到相當的限制，走不出去，等到我上任後，推動改善兩岸關係，一個協議接著一個協議簽訂，我們的國際空間也因此逐漸變大。
 
例如在我上任的第二年，臺灣就可以出席「世界衛生組織」（WHO）所舉辦的「世界衛生大會」（WHA），我們的名稱是「中華臺北」，身分是大會的觀察員，剛去的那一年距我們退出聯合國已經38年，現在臺灣已連續參加5年，都沒有受到影響，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愈來愈密切，透過這個組織，我們與其他國家衛生部門的聯繫也愈來愈緊密。
 
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第二年，我們也正式加入《政府採購協定》（GPA），這是在「世界貿易組織」（WTO）之下的協定，讓我們有機會參加41個會員國政府的採購，這也是過去做不到的。
 
同樣地，今年9月我們參加了「國際民航組織」（ICAO）的年會，是臺灣離開這個組織42年之後第一次參加，這與兩岸關係的改善也有相當關連。 

我剛說的是與多邊關係有關，如果以雙邊關係而言，我們與中國大陸在2010年6月簽訂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》（ECFA）後，8月份新加坡就表示願意與我國討論簽訂經濟合作協議，現在這個協議已接近完成的階段。2011年，紐西蘭也表達願意與我國簽訂經濟協議，此協議已完成談判，並於今年7月簽訂，預計很快地就會在立法院通過。因為我們與中國大陸簽訂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》後，有相當多的國家都表示願意與我們在這個領域簽署協議，包括歐洲議會也多次通過決議，支持與我國簽署，目前我們也與一些國家進行洽商。由此可見，我們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，不但沒有限縮臺灣的國際空間，反而擴大，所以你剛剛提及有些人認為我們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後，會限制我們的獨立性與自主性，剛好相反。
 
事實上，我國和日本的關係，亦是如此。在我和中國大陸簽訂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》之後的一年，日本即與我國簽訂投資協議。日本在臺灣投資已有60年，為什麼從沒有想過要和臺灣簽訂投資協議呢？為什麼突然願意簽訂呢？顯然是因為日本和大陸尚未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，所以日本透過與我國簽署投資協議，而到臺灣投資後就可以把產品賣到大陸，這對日本而言是非常有利的。像這些例子都顯示出，我一方面與大陸改善關係，同時也改善了我們的國際關係，這兩者過去是衝突的，是惡性循環（vicious cycle）的，但現在已經變成良性循環（virtuous cycle）。我想這點是非常清楚可見的。
 
另方面，在我5年前上任時，給予我國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的國家與地區只有54個，但現在已經增加到134個；這5年下來增加了80個。部分原因也是因為我們改善兩岸關係，促進東亞的和平，使得許多國家感覺到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是一個「資產」、而非「負債」，因此各國都歡迎我們素質很高的國民到他們國家去參訪。這些事情都是連在一起的，不是相互獨立的。所以你剛剛提及的觀點，完全不是事實。
 
問：您推動改善兩岸關係，即便已有許多國際參與及簽署協定等成果，但仍被部分人士批評為「賣臺」，您對此看法為何？ 

總統：從您剛剛的問題就看得出來，他們說我「賣臺」，說我們失去了什麼東西，但他們一直說不出來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！ 

民進黨經常批評我「賣臺」，但是他們的地方首長都常往大陸跑，去推銷水果、行銷城市，很清楚地，當他們執政時，他們知道兩岸關係是很重要的，但當他們是在野黨時，就開始批評我們。實際上，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，即2000年至2008年，臺灣對大陸的投資及和大陸的貿易量是增加最快的階段，例如民進黨執政時期，我們對大陸和香港的出口總額比例從24％增加到40％，而我們上任後，即2008年至2012年，此40％的比例不但沒有增加，還稍微減少了一點，為什麼呢？我們的（貿易）量是增加了，可是比例卻沒有增加，那臺灣對外貿易量增加在哪裡呢？那是因為我們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量增加了，尤其是和東南亞國家，這也是我們希望分散出口市場、平衡貿易量很重要的做法。其實，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量依賴儘管不低，但並沒有增加，相反地，我們反而分散了出口市場，這難道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嗎？
 
剛提到，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，他們也非常希望和大陸展開直航，在民進黨執政那八年，他們說要推動兩岸直航，但一直沒有做成，我們上任之後，一個多月就做成了。我在2008年5月20日上任，在7月4日就達到了，後來那些縣市都來爭取開放與大陸的直航，因為直航之後，可以帶來觀光客、增進雙方貿易。可見我們這5年來做得非常正確，只是他們「想要而不敢說」，或者說，他們黨中央不敢說，但地方首長都敢說。
 
問：有人認為，由於中國大陸政經權力不斷崛起，美國對臺灣的支持已大幅下降？您贊成這種說法嗎？臺灣有哪些因應之道？ 

總統：實際上，您剛提及美國有少數幾位學者曾經主張美國要放棄臺灣，或者要減少對臺灣的援助，但這從來就不是美國學界的主流，更不是美國政府的態度。其實美國政府在經濟與安全方面，與中華民國的合作只有越來越多，而非越來越少，為什麼呢？很清楚地，因為美國要重返亞洲，他要在亞洲再平衡，而中華民國在亞洲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。
 
我國與美方的合作，大家看到的是在安全與經濟方面，而在其它方面也有反恐、防止核子擴散、防止具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擴散，以及防制人口販運等。臺灣與美方的合作都非常密切，而且臺灣表現都很優越，因此得到美方高度肯定，雙方的關係是一個多面向的合作關係，而且運作地相當好。我國與美國的關係可以說要比1979年斷交前還要密切。
 
問：軍售是否可以做為評估臺美關係的標準？ 

總統：當然可以，因為在過去5年中，美國行政部門向國會提出三批軍售臺灣的項目，總金額達到183億美元，這是近20年來最高的數字。您剛剛問為什麼有這個需要，因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，我們要維持有效的國防，有一些武器是臺灣沒有辦法製造的，同時這些武器是防禦性的，所以臺灣必須要向美國採購，而美國為了他的亞洲政策，很希望在這些領域與臺灣合作，因此雙方關係是一個互利的關係。現在這些都是軍售，而不是軍援，都是採買的而不是贈送的，這對雙方來講是非常重要的。美國前國務卿柯琳頓在2年前說過「臺灣是美國重要的安全與經濟夥伴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 
問：美國需要更多軍售臺灣嗎？ 

總統：最近這三批軍購的提出時間，最早是10年前，陸續將到位，例如P-3C偵查反潛機已送來第一架，年底將有三架來臺，這些都是我們反潛作戰非常重要的武器，同時也能與美國或其他國家在區域反恐方面連結起來。有些武器我們希望採購，但目前還沒辦法採購到，例如潛艦就是其中之ㄧ，我們所需要的防禦性武器，有部分可以自己製造，有部分則需向美方採購，對我們而言，維持一個具有嚇阻力的國防力量極為重要。
 
問：您如何看待支持率低迷的問題？ 

總統：我想這與我們最近幾年推動的改革有很大的關係，例如油價與電價的合理化，因為過去國內油價與電價都沒有真正反映其進口成本，長期累積下來已無法持續下去，我們必須做出一些痛苦決定，而經過這一年多的努力，油價與電價目前已開始比較穩定地走向合理化之路；當然還是有其它政策引起爭議，例如年金改革及美國牛肉等議題，但有時候我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不能等候，這雖會影響民眾對我們的滿意度，但我個人認為，這些改革也許在某一時段不受人民歡迎，但長期來看對臺灣是有利的。
 
臺灣是個98％能源仰賴進口的國家，我們不能用政府的預算去補貼那些用電、用油較多的人，這完全不符合使用者付費的原則，也扭曲了能源使用的效率。我們知道這些決策不受歡迎，但有時候為了臺灣長遠的未來，我們必須承受民眾的不滿。
 
我們現在的作法比過去更細膩，以減少對民眾生活的衝擊，就像這次電價調漲，就比去年要緩和很多，當然我們也學到一些教訓，我想這樣一步步走下去，情況應該可以獲得改善。去年四月份電價調漲前，臺灣的電價比1982年還要低，不可能這樣繼續下去。
 
問：有關最近您與立法院長王金平的爭議，以及黨內的分歧，在未來三年內如何繼續領導國民黨？ 

總統：這件事主要是因有關說司法個案的爭議，我們很早就表達政務要照常推動，但相關訴訟仍會進行，我們黨內的爭議從這次民進黨發動的倒閣案來看，還是相當團結的。 

問：您能說說身為臺灣人對你的意義？臺灣獨立與臺灣認同有關聯嗎？ 

總統：您說的這些問題在過去20、30年前來說比較嚴重，但近年來其嚴重性已大幅降低，因為大家在臺灣都認同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及中華民國憲法。 

我們都知道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，臺灣是我們的家園，有這種看法的人越來越多。早年大家對國旗都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熱愛，但現在每次的國際棒球賽都可見到我們的國旗飛舞，大家都為中華隊加油，沒有任何爭議。由此可知，我們國民的認同感一直在提升，儘管仍有部分人士有不同看法，但這些看法不再是社會主流。不過我們是民主國家，有不同看法還是要尊重。
 
問：您認為自己為臺灣留下的政績為何？ 

總統：大部分人談到這個問題時，都會強調我在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的表現，一個和平的兩岸及友善的國際是我努力的目標，我做得也比過去有更多的成果。但事實上，政府在國內改革方面，也推動許多對臺灣影響深遠的政策，例如油電價格的合理化，這跟每一位國民都有關係。
 
在社會福利方面，我們修改了《社會救助法》，將需要受照顧的低收入戶民眾由原先的26萬人增至65萬人，同時也推動國民年金及勞保年金制度。此外，年輕夫婦可提出申請「育嬰假」，在幼兒滿兩歲前，夫妻一年可分別請假6個月，並在請假期間領取薪水的60%，讓他們有錢與時間養育新生兒，這項福利過去沒有，現在則非常受歡迎。
 
在節能減碳方面，則扭轉了過去臺灣排碳量不斷增加的趨勢，現在的排碳量已回到2005年的水準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們能源使用效率也大幅提升。我們訂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，希望在2020年將排碳量恢復到2005年的水準，2025年則恢復到2000年的水準，這是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主張，也需要非常努力才能達成，但我們仍朝這個方向邁進。
 
剛談了很多兩岸及國際關係的議題，這部分確實與過去相比有很大的進展，我們與美國、日本及中國大陸的關係分別為30年、40年及60年來最好的時刻，我們能夠為臺灣人民創造一個和平的兩岸關係及友善的國際空間，使大家在往前奮鬥的時候不會面臨困難，或者將它的影響降至最低。這非常重要，也是我在5年前上任時即有的清楚目標，並在5年中逐步達成。
 
針對國內改革，我們非常注意公平正義，因此對於反貪促廉非常地用心，即使黨內同志違法，我們都會嚴格處理，希望建立　一個廉能政府，這部分我們也有一些具體的成果。 

在過去幾年當中，也推動二代健保制度，「全民健保」是臺灣引以為傲的社會保險，剛開始推動時，一樣有人不滿意，但等到「全民健保」上路後，目前已非常穩健地向前推行，在民國105年之前，都不會發生財務問題。
 
此外，我們的犯罪率不斷下降，破案率則不斷上升，目前是過去17年來治安最好的時候。此外，2006年臺灣酒後駕車死亡人數共有727人，今年則很有可能降至260人以下，這是我們非常努力的成果，不但中央政府努力，地方政府也在我們的要求下努力。也許對很多人而言，死亡人數只是一組數字，但一個人就代表一個破裂的家庭，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。
 
在經濟發展方面，自2008年至2012年臺灣經濟成長率約3%，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名第二，僅次於新加坡，而世界經濟成長率則為1.9%；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.06%，也為四小龍的第二名。此外，根據「瑞士洛桑管理學院」（IMD）所公布的《全球競爭力報告》，過去4年來臺灣在58個評鑑國家中平均排名前十名內，亞洲地區排名則平均為第三名，過去我們未有這樣的表現，而目前在各方面都有一些進展，當然不見得每位國民都瞭解，不過我們做該做的事，並堅持到最後一分鐘。
 
【總統府新聞稿】

